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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水城夏譯漢籍文獻的 

翻譯特徵* 

張珮琪** 

提 要 西夏族乃宋代中國西北邊境強盛的少數民族之一。現存最早的西夏文

獻為一〇七二年的致瓜州監軍公文書，最晚則為一五〇二年的西夏文石幢。一九

〇八年，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（Kozlov P. K.）率領的探險隊，在黑水城遺址（今

屬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）挖掘到了大批西夏文獻。這些文獻大部分屬於翻譯文獻，

尤其以自漢語翻譯過來的文獻佔大宗。雖然其數量龐大，文體內容也不盡相同，

然而它們之間卻可發現某些共同的特性。本文主要介紹現存的夏譯漢籍文獻及針

對其特點作一闡述。 
關鍵詞 黑水城 西夏文 翻譯文獻 

一、前言 

西夏族乃宋代中國西北邊境強盛的少數民族之一。其始祖李元昊於西元一

○三八年（宋仁宗寶元元年）建立西夏國，據有夏、銀、綏、宥、靜、靈、鹽、興、

甘、瓜、沙、肅（地跨今陝西、甘肅、內蒙古）等十數州地區，而以興慶（寧夏，銀川）

為其首都。西夏民族曾仿漢字結構創制了複雜的文字，根據《宋史‧夏國傳》

的記載，認為是在大慶元年（西元 1036 年）為李元昊所制，野利仁榮所演繹。現

存最早的西夏文獻為一○七二年的致瓜州監軍公文書，最晚則為一五○二年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本文原登載於本刊第四十三卷第一期，但因部分西夏文呈現亂碼，今特重刊。謹向作者、讀

者致歉。 
** 政治大學斯拉夫語系助理教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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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夏文石幢。西夏語是我國古代黨項羌的語言，屬於漢藏語族、藏緬語系。漢

藏語系語言中保存古代文字記錄的語言並不多，而西夏語則因有十一、二世紀

的文獻資料而在漢藏比較語言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。一二二七年（宋理宗寶慶三

年）為元鐵木真所滅以後，西夏民族及其語言文字便從歷史上消失。直至二十

世紀初，由於發現了大批西夏文物，特別是韻書及漢夏對音對譯的文獻，其語

言文字才開始受到世人注意，進而為學者所研究。 

一九○八年，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（Kozlov P. K.）率領的探險隊，在黑水城

遺址（今屬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）挖掘到了大批西夏文獻，運回俄國。這批文獻後

來被編成八千多個編號，目前收藏於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所東方學研究

所。一九一四年英人斯坦因（Stein R. A.）所率領的中亞探險隊，也曾前往黑水城，

同樣有所斬獲，惟其所發現的文獻，絕大部分為零篇散頁。這些文獻現收藏於

不列顛大英博物館。另外，在北京圖書館、日本京都大學、瑞典斯德哥爾摩

博物館、臺北故宮博物院等處也藏有若干西夏文獻。 

現所發掘的文獻中大多數屬於翻譯文獻，尤其以自漢語翻譯過來的文獻佔

大宗。雖然數量龐大，內容文體也不盡相同，然而它們之間卻可發現某些共同

的特性。 

本文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取自於我們所研究的夏譯佛經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（共

十四品）、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（以下簡稱《華嚴經》）（七十五及七十八品）、《根本

說一切有部目得迦》（卷十）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（卷十三）及世俗

作品《黃石公三略》等。此外，我們也參考了史金波等所著的《類林》（史金

波等 1993）。本文中所引用的西夏語音係根據龔煌城教授（Gong 1981, 1988, 1989；

龔 1981）的擬音。為查考方便，每一個字都注明索孚洛諾夫（Sofronov M. V.）字表

上的號碼，冠以 S 字母。本文沿襲索孚洛諾夫的方法，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平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 有關英藏黑水城文獻可參見《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》1-4 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

年。 
 故宮所藏有兩卷：一為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第七十五卷，其二為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第七十

八卷。故宮注錄為七十五卷及七十七卷。後者為誤。 
 《類林》西夏文譯本首先由克平（Kepping K. V.）將之翻譯成俄文（Kepping 1983），後由

大陸學者史金波等譯為中文（史金波等 199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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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及韻目，例如 1.10 表示平聲第十韻，2.9 表示上聲第九韻。 

二、黑水城出土的夏譯漢籍文獻 

黑水城所出土的文獻，主要可分為五類：西夏世俗文獻；漢籍文獻

；夏譯漢籍文獻；夏譯藏籍文獻；其它少數民族語言文獻。其中數量

最多的為夏譯漢籍文獻。 

據《宋史‧夏國傳》記載，西夏在建國之初就曾將《爾雅》、《四言雜字》

等譯為西夏文。夏譯漢籍文獻可分為兩大類：一為世俗文獻的翻譯，另一則是

佛經的翻譯。 

 

夏譯的漢籍世俗文獻，主要可分為兵書（包括《孫子兵法三注》、《六滔》、《黃

石公三略》及《將苑》）及儒家經典（《論語》、《孝經傳》、《孟子》及《孟子文》等）。

另外，不包括上述兩類的有《類林》、《貞觀要文》及《十二國》。還有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 西夏世俗文獻包括字書、曆算、醫方（如《瘡惡治順要語》（手鈔本））、法典（如《天盛

年改新定禁令》（刻本）、《豬年新法》（手鈔本）、《新法》（手鈔本）、《貞觀玉鏡統》

（刻本））、文學作品（如《月月樂詩》（刻本）、《新集錦合辭》（刻本））等。 
 漢籍刊本可分為從宋、金引進及在西夏刊刻的。西夏曾數次以朝貢方式，向宋朝換取儒家經

典。史載：「諒祚進馬五十匹，求九經、唐史、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，詔賜九經，還所

獻馬。」（《宋史‧夏國傳》卷 485）而在西夏刊刻的漢籍文獻，則可從題記、紙質及字形

辨認。凡於西夏刊刻者，在題記中載有西夏官員的銘文和西夏施主的姓名。根據捷連提耶夫

－卡坦斯基的研究，在黑水城出土的漢籍文獻，其內容以佛教作品為主。另外，文書也占相

當部分。不過這些文書屬於 14 世紀的蒙古時期的文書（捷連提耶夫－卡坦斯基 2000: 
129-130）。 

 《論語》：刻本，蝴蝶裝，頁面 25.3×17.2，文面 18×12.7，每頁 6 行，每行 17-18 字。注釋

則是每行 16 字。全書只有卷五、卷十一、卷十五、卷十九及卷二十。原文中的注釋及譯者可

能為西夏宰相斡道沖。 
 《孟子》：刻本，蝴蝶裝，頁面 27×16.5，文面 18.5×16.5，每頁 7 行，每行 20-21 字。現存

57 頁及若干片斷。包括 4-6 卷。《孟子文》也為刻本，蝴蝶裝。比較特別的是，此版本附有

注釋，惟其注釋者不明。 
 《十二國》俄藏編號 Инв.132，133，4173。刻本，蝴蝶裝。No.132 為卷一，頁面 25×19，文

面 19×13，每頁 7 行，每行 15 字。No 133 為卷二，頁面 25.5×16.3，文面 19×12.5，每頁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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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比較特殊的是由西夏人根據漢籍古書所編譯而成的「類書」，如《德行集》

。 

西夏人翻譯兵書，顯然與其所處時空有關。西夏與宋、遼、回鶻、吐番等

國家或部族相臨，立國以來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的威脅，如何在強敵環伺下生存，

自然成為國家的第一要務。而儒家經典的翻譯則和西夏尊儒、崇儒之風相關。

西元一一四六年三月，「尊孔子為文宣帝，令州郡悉立廟寺，殿庭宏敞，并如

帝制。」（《西夏書事》卷三十六）除此之外，西夏政府並組織人力翻譯出版大量

儒學經典著作，並且對其義理進行闡釋，如精通五經的番漢教授斡道沖就曾「譯

論語著，作別義三十卷，又作周易十筮，斷以國字書之，行于國中。」（《西夏

書事》卷三十六）現存的夏譯漢籍世俗文獻數量不多，但它們對於窺探某些亡佚的

漢籍文獻（如北宋呂惠卿所注釋的《孝經傳》、唐代于立政所編的《類林》、版本注釋者不

明的《黃石公三略》等）的原貌，有其重要性。 

夏譯《孝經傳》俄藏編號為 инв.2627。手鈔草本，蝴蝶裝，頁面 24×14.7，

文面 19×12.5，每頁 7 行，每行 20 字；注釋則是每行 19 字。共 77 頁。除第 18

卷外，其餘保存完整。由其序言，我們可知此版本是北宋呂惠卿在宋哲宗聖紹

二年（西元 1095 年）所注的本子。在頁首序文之前有「重譯孝經傳序」五字，可

知《孝經傳》在西夏的譯本不只一本。胡若飛教授曾提及英藏黑水城文獻登錄

號 OR.12380/3858，OR.12380/3855 另有一部西夏文草書《孝經傳》（胡 2005:97），

但它們是否屬於同一版本，則需進一步研究。無論如何，俄藏西夏文《孝經傳》

呂注本所依之漢文本已經失傳，因而在研究傳統的「孝經學」具有很高的版本

價值和學術價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行，每行 15 字。該書為春秋十二國魯、齊、晉、魏、趙（？）的歷史彙編。關於夏譯《十二

國》所據為何，克平認為可能譯自《宋史‧藝文志》的《十二國史略》（Kepping 1974:63）。

而索羅尼（Solonin K. Ju.）根據該書內容判斷，認為其漢文原本應是一部世俗著作，而非正

統史書，並指出其編排體例與《戰國策》較為相似（Solonin 1995:7-12）。 
 據聶鴻音教授的研究，此書是在西夏桓宗皇帝的授意之下，由仁宗皇帝的遺臣討論綱目，由

當時番大學院教授曹道樂從古書中挑選「德行可觀」的文字匯集翻譯而成，旨在供桓宗皇帝

參考（聶鴻音 2002:1）。 
 西夏文《孝經傳》影印件被完整的收錄在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第 11 冊。 
 文中有關版式的介紹皆參考戈爾巴喬娃（Gorbacheva Z. I.）及克恰諾夫（Kychanov E. I.）所

編著之《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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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譯《類林》，其俄藏編號為 инв. 125, 126, 127, 128, 129, 130, 131, 2625, 

6686。刻本，蝴蝶裝。頁面 18.4×12.7，每頁 7 行，每行 15 字。今存卷三、四、

六、七、八，殘卷二、五、九、十，卷一佚，共三十六篇。夏譯《類林》所參

考的底本，據史金波教授等的研究，認為是唐于立政所編之《類林》，也是目

前所有《類林》本中，最為接近于立政本的一個版本。此書的出土及研究不

只讓我們一窺于立政的《類林》原貌，同時也為我們提供最早及最完整的私家

類書範本（史金波等 1993:3-9）。 

夏譯《黃石公三略》，俄藏編號 инв. 578，715，及 716。刻本，蝴蝶裝。

頁面 18.5×11.5，文面 15.5×10.5，每頁 6 行，每行 13 字。注釋為小字，分成兩

行，分列正文之下，每行 21 字。除了卷首及頁首殘缺外，其餘保存完整。夏譯

版本的漢文源本為何，至今尚無定論。我們比對現存的《三略》版本（包括日本

文化癸亥年的《七書講義》及元龜元年之《黃石公三略》）後發現，雖然夏譯本之正文內

容相當於《宋本武經七書》，但是仍有部分出入。如夏譯本〈上略〉在「民菜

色者，窮也。」後缺漏「千里饋糧，士有飢色。樵蘇後爨，師不宿飽。」又漢

文本為「軍讖曰：內貪外廉，詐譽取名。」西夏本則為「官富民窮，上下相害。」

此外，對於西夏《三略》的注釋，則完全不能找到相對應的漢本。 

 

夏譯漢籍文獻中，數量最多的為佛經的翻譯。在克恰諾夫所編的《西夏佛

教文獻目錄》（“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”）中，共收 374 部佛經，

其中譯自漢文者約佔二分之一。西夏統治者篤信佛教，除了動用大量的人力、

物力重建塔寺外，並曾六次向北宋請購佛經。西元一○三○年，德明曾派使者

至宋，獻馬七十匹，「乞賜佛經一藏」（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 109），這是西夏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 現在出土的《類林》殘卷包括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伯 2635 號、2636 號、2678 號及 6011

號殘卷；俄羅斯東方科學院藏敦煌 970、6116 殘卷；英國大英博物館藏斯 2072 殘卷及《增廣

分門類林雜說》（以下簡稱為《雜說》）。前三者，根據克平及史金波教授等的看法，與于

立政的本不同（Kepping 1983:13-24；史金波等 1993:8-9）。而《雜說》則為于本的增廣本，

其所據的底本應該源於于本系統，但體例則受到《藝文類聚》等類書的影響，增添了草木禽

獸等內容。 
 374 部佛經中有 100 部左右未注明譯自何種語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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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所得到的第一部大藏經。西元一○三四年，「趙元昊獻馬五十匹，以求佛經

一藏，特詔賜之」（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 115）此後在一○五○年、一○五八年、

一○六一年、一○七二年又陸續向宋朝請經。在請經之外，西夏君王有計劃地

翻譯、校勘及刊刻佛經。元昊「於興慶府東一十五里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諸浮

圖，俱高數十丈，貯『中國所賜大藏經』，廣延回鶻僧居之，演譯經文，易為

番字。」（《西夏書事》卷 18）故知從元昊開始就已進行譯經工作。由於佛經的翻

譯是由皇帝所主導，因此大部分的佛經首頁皆有皇太后及皇帝御譯的字眼。如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的第一卷頁首載有： 

 

天 生 全 能 祐 祿 法 聖 國 正 皇 太 后 梁 氏 御 譯 

天生全能祿番祐聖國 正皇太后梁氏 御譯 

  

德 就 國 主 福 增 民 正 明 大 皇 帝 巍 名 御 譯  

就德主國增福正民大明 皇帝巍名 御譯 

此外，當時還曾成立一個以國師為首的翻譯團隊，從事佛經翻譯。這從出

土的《西夏譯經圖》可得到印證。 

夏仁宗（1124-1193 年）時則進行了大規模的校勘工作。《佛說寶雨經》、《大

方廣佛華嚴經》、《大般若波羅密多經》、《大寶積經》、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

等都在仁宗時期勘校過（史金波 1988:80-88）。在刻印佛經方面，仁宗天盛十九年

（西元 1167 年）漢文《佛說聖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的發願文曾載：「朕親賭盛

因，遂陳誠願。……於神妣皇太后周忌之辰，開板印造番漢共兩萬卷，散施臣

民。」（Menyshikov 1984:487）又仁宗乾祐十五年（西元 1184 年）仁宗所刻《佛說聖

大乘三歸依經》發願文載：「仍敕有司，印造斯經番漢五萬一千餘卷，彩畫功

德大小五萬一千餘幀，數串不等五萬一千餘串，普施臣吏僧民，每日誦持供養。」

（Menyshikov 1984:479） 

總體而言，夏譯佛經的質和量都是驚人的。有的佛經甚至不只一種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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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就有五種不同的版本。此外，從現存的西夏經典來看，

佛教的華嚴宗（如《華嚴經》）、淨土宗（《無量壽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）、天台宗（《妙

法蓮華經》）、禪宗（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》、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）、密宗（《大乘莊嚴寶

王經》）、律宗（《四分律》）等之經典在西夏都有廣泛的影響（田德新 2001:23）。 

三、夏譯文獻翻譯特色及問題 

西夏人把漢文翻譯成西夏文，其難度可想而知。但透過西夏文本的分析，

我們可以了解當時西夏的翻譯水準是非常高的。然而截然不同的語言文字及文

化背景也使夏譯的漢籍文獻有了獨特的特性。 

 

西夏語為羌語的一支，其句法結構為主－賓－謂。語法特徵則包括了趨向、

人稱呼應、格等範疇，在翻譯時，這些語法特徵皆會被保留。在翻譯佛經讚頌

時，此種現象特別明顯。佛經讚頌字句的長度通常相等，而在翻譯時，西夏文

的字數會儘量與漢文底本的字數保持一致。然而在字數的斟酌增減過程中，西

夏語的語法標誌通常會被保留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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（Tang 171），它與《大正藏》編號 No 475 相應。No 475 為鳩摩羅什本。

於 Tang 171 之下，又分編為 инв. No 6046, 2529, 709, 119, 2560, 2881, 2311, 5727, 233, 4236, 
232, 361, 362, 2310, 737。經整理後，可分為五種版本： 
 Инв. No 6046 為第一種版本，其為手鈔折本，其大小為 28.5×11.5 公分，僅兩頁，每頁 6
行，每行 19 字。余白：上：5 公分，下：3 公分。 

 Инв. No2529, 709, 119, 2560, 2881 同屬一個版本：為刻本，蝴蝶裝。其大小為 24.5×15.5
公分，每頁 8 行，每行 17 字。余白：上：1.8 公分，下：1 公分。 

 Инв. No 2331 自成一版本：刻本，蝴蝶裝。其大小為 27×16 公分，每頁 8 行，每行 17 字。

余白：上：3.2 公分，下：1.8 公分，共 80 頁。 
 Инв. 5727 同樣自成一版本：刻本，折本。其大小為 31×18.5 公分，每頁 8 行，每行 17 字。

余白：上：5 公分，下：5 公分。共四頁。 
 Инв. 233, 4236, 232, 361, 362, 2310, 737 同屬一個版本：為刻本，折本。其大小為 27.5×11.5
公分，每頁 7 行，每行 17 字。余白：上：不明，下：2.5 公分。為較晚之版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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 

            

·ju2 tsjiir1 war2 ŋwu2 zji2 ·jij1 mjii1      

2.2 1.93 2.73 2.1 2.10 1.36 1.14      

常 法 物 以 皆 OBJ施      

【常以法財施一切。】《維摩詰所說經》 

在中，
 ·jij2

（S5343）為西夏語的賓語標誌，通常加在有生命的名詞之

後。與之相連的  zji2
為上聲字，在《文海》中並沒有獨立條目。但從《文海》

其他語詞的條目或在西夏文獻中，它都與動詞連用，作為動詞的修飾語，表「皆、

咸」之義。如。而表「一切」意義的詞通常為重疊詞  ŋowr2ŋowr2
，用作

定語，見。又  ŋowr2ŋowr2
又常與  zji2

連用，如。在此頌文中，限於

字數，只取  zji2
來表示「一切」，在其後加

 ·jij2
（S5343）來表示這裡指稱

的是有生命的對象，根據上下文，也就是「一切眾生」。 

 

            

rjur1 tshwew1 bju1 mjij1 na1 njaa1 zji2 ljiij2 ljÈ1   

1.76 1.43  1.2 1.36 1.17 1.21 2.10 2.33 1.29   

諸 趣  明 無 暗 黑 皆 破 也   

【悉破諸趣無明黑暗。】《華嚴經》 

 

            

·ji1 wee1 ŋowr2 ŋowr2 ŋo2 nioow1tshjwo1ŋa2 ŋo2 ŋa2   

1.11 1.12 2.82 2.82 2.42 1.57 1.48 2.14 2.42 2.14   

眾 生 一    切 病 緣 故 我 病 AGR   

【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。若一切眾生病滅，則我病滅。】《維摩詰所說經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 根據譯文，疑為

 bji 1.11（財）（S1135）之誤刻。 
 本文例句中出現的英文縮寫意義如下：TOP 為主體標記；AGR 為人稱呼應助詞；OBJ 表受

格；ERG 表施事格；QUOT 表敘述終結標記；詞頭以符號▼表示。 



‧黑水城夏譯漢籍文獻的翻譯特徵‧ 

‧63‧ 

 

            

tsja1 źji51 ŋowr2 ŋowr2 zji2 tji5j1 dzjar2 njwi2     

1.20 1.67 2.82 2.82 2.10 1.61 2.74 2.10     

熱 惱 一 切 皆 除 滅 能     

【（善男子。如白栴檀若以塗身。）悉能除滅一切熱惱。】《華嚴經》 

 

同一個所指有不同的能指。也就是說同一個概念有不同的譯法。試比較例

。 

「諸魔外道」的「外道」，有三種譯法： do1 tśja1
「毒道」、 dow1 tśja1

「邪道」及 tśja1 nioow1
「外道」。 

 

            

ljiij2 ljwi5j1 bu1 wəə1 rjur1 do1 tśja1      

2.35 1.61 1.1 1.31 1.76 1.49 1.19 2.73     

魔 怨 降 伏 諸 毒 道 伏     

【降伏魔怨制諸外道。】《維摩詰所說經》 

 

            

rjur1 dow1 tśja1 ·jij1 zji2  ljiij2      

1.76 1.54 1.19 1.36 2.10 2.73 2.33      

諸 邪 道 OBJ 皆 降 毀      

【而悉摧伏諸外道。】《維摩詰所說經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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 

            

·ji1 ljiij2 ŋowr2 ŋowr2 nioow1rjur1 tśja1 nioow1zji2 ŋa2 ·jij1 tshji2 

1.11 2.35 2.82 2.82 1.57 1.76 1.19 1.57 2.10 2.14 1.36 2.10 

眾 魔 一 切 及 諸 道 外 皆 我 之 給 

2934 0197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mjijr2 ŋwu2           

2.68 2.1           

侍 是           

【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。】《維摩詰所說經》 

又如「甘蔗」一詞在《掌中珠》（143）中為
 zər2-mjaa1

，然而在《目得

迦》中卻寫作
 kã1-tśja1

。
 zər2

（2.76）與
 zər2

（2.76）同音同調，《文海》

中沒有釋形，然猜想
 zər2

（2.76）應是取
 zər2

（2.76）之聲及義，再加上「 」

所產生的衍生詞，義為「多水之果」。由其構成可推測它為意譯詞。
 kã1tśja1

則明顯為「音譯詞」。 

 

譯文受到所據源本的制約甚大。如「比丘」被譯為 phji2 khjiw2
或

phji1 tśhju51，端視其源本為「比丘」或是「苾芻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 在夏譯《出有壞母勝慧到彼岸心經》（藏本）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（漢本）中  phji1 

 tśhju51 又對譯  dzow1
（和）  ·ji1

（眾）。而  dzow1  ·ji1
在《文海研究》（24.272）

中又為  xwa1
（和）  śjow2

（尚）的同義詞。由於西夏僧人有不同層級，這些對等詞之間

是否為並列下義詞（co-hyponym），或同義詞，則需進一步研究。 
 苾芻為雪山香草，以此草之五種德，比喻比丘應具五種德：體性柔軟、引蔓旁布、馨香遠聞、

能療疼痛、不背日光（佛光大辭典 1998:3942）。漢語比丘及苾芻皆譯自梵文的 bhiksu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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 

            

ljÈ1 dzjÈj1 tha1 phji1 ·ja2 lji1 ·ã1 lo1 phu2 ·io51 ·u2 dźjiij1 

1.29 1.42 1.17 1.11 2.17 1.10 1.24 1.49 2.1 1.71 2.1 1.29 

一 時 佛 毘 耶 離 菴 羅 樹 園 中 在 

            

mjij2 phji2 khjiw2 ·ji1 ·jar1 tu1 dzjwo2 rjir2 dzjÈ52    

2.68 2.10 2.40 1.11 1.32 1.58 2.44 2.72 2.61    

大 比 丘 眾 八 千 人 與 聚    

【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，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。】《維摩詰所說經》 

 

            

dzjÈj1 ·ji1 rejr2 wji1 phji1 tśhju51 ·ji1 mjii1 ·u2 ljij2   

1.42 1.11 2.66 1.10 1.11 1.59 1.11 1.14 2.1 2.54   

時 眾 多 客 苾 芻 眾 院 中 來   

【時有眾多客苾芻，來入寺中。】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 

此種現象在夏譯漢文佛經和藏文佛經中更加顯著。如「金剛」在漢譯文獻

中譯為 kie51（金） dzja2
（剛），仿譯自中文的偏正式構詞結構「金」加「剛」；

而在藏譯文獻中則譯為 （石） （王）。相當於藏文的 rdo-rje（金剛）。 

在《藏漢大字典》中，rdo 為名詞，義表「石頭」。rje-bo 為尊者。故由

上述兩字的解釋，可知藏語的 rdo-rje「金剛」乃由石（rdo）和王（rje）所組成。

西夏人仿其結構將「金剛」翻成 （石） （王）。試比較和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 -bo 在藏語為表行動者的後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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 

            

na1 dźie5j2 gjwÈ1 lwo2 kie51 dzja2 wjÈ2 sju2     

1.17 2.31 1.30 2.42 1.66 2.16 2.72 2.3     

深 信 堅 固 金 剛 ▼ 如     

【深信堅固猶若金剛。】《維摩詰所說經》 

 

            

VjÈ 5 njij2 ljuu2 tshji5j2 ŋwu2 wer tja5      

1.69 2.33 2.6 2.54 2.1 1.77 1.64      

石 王 莊 嚴 以 嚴 飾      

【以金剛莊嚴而嚴飾。】《真實名經》 

漢語「菩薩」為梵語菩提薩埵（bodhisattva）的略稱，意思為「以智上求無上

菩提，以悲化眾生；修諸波羅蜜行，於未來成就佛果之修行者。」（佛光大辭典 

1998:5209）也就是「覺有情」、「道眾生」。夏譯漢文文獻中「菩薩」的翻譯取

其本義，由 dźiã2
（眾） tsjij2（了）（意為：「了眾」）所組成。而藏譯文獻則稱

「菩薩」為 kjir1
（勇） sjij2

（識），來自藏文的 sems-dba’（菩薩）。sems 為「心

思」，而 dba’ 
則為「勇武」。 

又比較「婆羅門」。夏譯漢文文獻譯為 pho lo mẽ，為漢語音譯。而

夏譯藏文文獻譯為 bə rar mẽ，可能是從梵文 brahman 5a 或藏文 bramaza

音譯而來。 

 

西夏譯者對於西夏人不易理解的詞語，有時會給予特別的注釋。如在中，

（椰子）二字下注「 」（漢語）二字，表示是借自漢語的詞彙。見圖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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 

            

ŋjow2 ·u2 ŋər1 kha1 ·ja2 tsə1 ŋwuu1 zar1 phu2 dzuu2 tśhji2 ka52 

2.48 2.1 1.84 1.17 2.17 1027 1.5 1.80 2.1 2.5 2.9 2.56 

海 中 山 中 椰 子 語 漢 樹 木 根 幹 

            

war2 ba52 nioow1 wja 51 mjaa1 njÈ2 ·ji1 wee1 ŋowr2 ŋowr2 ·ju2 lhjwi1 

2.73 2.56 1.57 1.64 1.23 2.28 1.11 1.12 2.82 2.82 2.2 1.11 

枝 葉 及 華 果 等 眾 生 一 切 常 取 

            

wjo1 rjwej1 ljwu1 bja2 mjij2 djij2       

1.51 1.34 1.3 2.17 2.33 2.33       

行 持 間 斷 未 曾       

【如海島中生椰子樹，根莖枝葉及以華果，一切眾生，恒取受用無時暫歇。】

《華嚴經》七十八品 

同樣地，在例中，除了在 （胡桃）後加注

「 」（漢語）外，在 （渴樹羅）後也加注

「 」（梵語）。在夏譯文本中，漢語、藏語或梵

語的借詞很多，但大多時候它們都沒有注明其來

源，而獨獨在某些詞語後面加注。其可能的解釋為

該詞語對西夏讀者而言極為陌生，譯者在採用音譯

後，為使讀者了解，因此加注。 

 

圖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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 

            

dzjÈj1 thja1 ·juu1 khja2 njij lji5j da52 mji1 tśhjÈ2 rjar2 lə2 bie2 

1.42 1.20 1.7 2.17 1.36 1.61 2.56 1.11 2.27 2.74 2.25 2.8 

時 彼 藥 叉 轉達 奉 言 聞 即  葡 萄 

            

ka)1 tśja1 ŋwu2 thow1 zar ŋwuu1 kha1 śju2 lo1 xiwa) ŋwuu1 njÈ2 

1.24 1.19 2.1 1.54 1.80 1.5 1.17 2.2 1.49 1.25 1.5 2.28 

甘 蔗 胡 桃 漢 語 渴 樹 羅 梵 語 等 

            

khu2 ·u2 sə1 kjur1         

2.1 2.1 1.27 1.76         

筐 中 滿 盛         

【時彼藥叉既承信已，即送葡萄石榴，甘橘、甘蔗、胡桃盛滿筐籠。】《目得迦》 

 

史金波教授等曾經提及西夏人在翻譯漢文時，當文中涉及歷史上的少數民

族時，會更動某些內容，如在〈烈女篇‧慕容垂妻〉條，《雜說》作：「偽范

陽王德亦聘季妃焉」，而西夏文本則刪去「偽」字（見例）。又如〈異識篇‧

張華〉條，《雜說》作「愍帝在長安陷於胡賊」，而西夏文本將「胡賊」譯為

「回鶻」（見例）（史金波等 1993:19）。回鶻為西夏西北方的少數民族，北宋時

期，回鶻依其所佔據地分為甘州、沙州、西州等數種，其中位於河西走廊的甘

州回鶻地近西夏。西夏為了奪取甘州，常與回鶻交戰，因而譯者將「胡」改

為「回鶻」。又如中，《雜記》中載為「地方」，史金波教授認為此處為誤

譯，但比較上述之例，我們則認為這是由於西夏正處隴西之地，不願自貶為地

方，故在此處將「地方」篡翻為「國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 《西夏書事》卷十一記載：「甘肅城為邊儌重地。……東據黃河，西阻弱水，南跨青海，北

控居延。……今德明得之，恃其形勢，制禦西番，靈夏之右臂成矣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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 

            

xiwa)1 ·jow1 kjwi1 xjwi1 ·jij1 njii1       

1.25 1.56 1.11 1.10 1.36 1.14       

范 陽 季 妃 OBJ 娶       

【范陽亦聘季妃。】《類林》 

 

            

mjĩ1 dzjwÈ1 tśhjow1 ã1 dźjiij1 wej1 wə1 dźjÈ1 wji1 nja1 dzow1  

1.16 1.43 1.56 1.24 1.29 1.33 1.27 1.14 1.10 1.20 1.54  

愍 帝 長 安 住 回    鶻 ERG ▼ 囚  

【愍帝在長安，為回鶻所囚。】《類林》 

 

             

lji2 xu1 źjĩ1 ljwo2 sji1 śjij1 śjÈ1 lhjij sji2 dzjow2ŋwu2   

2.9 1.1 1.16 2.49 1.11 1.42 1.29 ? 2.10 2.44 2.1   

李 夫 人 隴 西 成 紀 國 女 人 是   

【李夫人，隴西成紀國女人。】《類林》 

四、結語 

西夏文獻的出土與研究不僅加深我們對西夏語言、歷史、文化的了解，也

進一步幫助我們釐清漢籍文獻版本的若干問題，尤其針對已經亡佚的漢文本。

此外，在西夏文獻解讀的過程中，我們除了發現一般翻譯會出現的誤譯、誤識

外，還初步地看到其共通的翻譯特性。然而，在文獻解讀的過程中，許多問題

仍待解決。只有持續且深入地研究西夏文獻，也許才能揭開西夏語的神秘面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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